


亲生孩儿

                          巴特勒

按：巴特勒(1947－)是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1971 年开始创作科幻小
说，主要作品是关于生命繁衍的长篇小说，如“设计者”系列(1976～1984)
和《世代交替》(1989)。她极少发表短篇，然而正是那为数不多的短篇为她
赢得了奖项。《亲生孩儿》获雨果和星云两大科幻奖就是一例。它以异种生
殖为题材，描述人类失去地球后为了在外星球获得外星生物的保护，而不得
不成为他们繁殖后代的代母体。叙述者盖恩忍辱接受外星生物的寄生卵，既
是他的成长礼仪，也是地球人在外星球上的生存阶段。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
为其内涵超越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将怨恨和感激之情水乳交融地倾注在
地球人和外星生物的关系之中。巴特勒构思新颖巧妙，笔触细腻情深，主题
寓意深刻，人物栩栩如生，令人掩卷之后仍然难以忘怀。

盖托伊是外星特里克生物。她的姐妹给我家送来了两只未受过精的卵
蛋。盖托伊让我母亲、兄长和姐妹们分享一只，却定要我独自吃下另一只。
母亲不想吃，她端坐一旁，望着孩儿们一个个吃得晃晃悠悠，迷迷糊糊。她
大部分时间却凝视着我。

我躺在盖托伊又长又光滑的腹部，不时地吮吸着那只卵蛋，心里纳闷，
母亲为什么不愿享受这无害的乐趣？卵蛋能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父亲对这
种补品是来者不拒，所以寿命长了两倍。

他晚年该衰老的时候，才与母亲成婚，生下我们四个。
当盖托伊的几只步足把我紧紧搂住时，母亲转过了脸。盖托伊喜欢我

们人的体热，所以一有机会就搂紧我们。年幼时，我躺在家里的时间较多，
母亲总是教导我，对盖托伊要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唯命是从，因为她是外
星政府官员，掌管我们这块地球人保留地，是外星智能生物特里克与人直接
接触的最重要代表。她说来就来，径直爬上为她特设的躺椅，召唤我去暖和
她的躯体。当我躺在她的怀里，听她像往常一样抱怨我骨瘦如柴时，是不可
能对她毕恭毕敬的。

“你好多了。”她这一次说，一边用六七只步足检查我的身体。“你终于
胖了些。

瘦是危险的。
“她的检查变得如此轻柔，就像抚摸一般。
“他还是太瘦。”母亲警惕地说。
盖托伊抬起头来，离开躺椅的躯体约有一米长，仿佛打算坐起身来。

她双眼盯着母亲，母亲则把老气横秋，布满皱纹的脸转了过去。
“莲，我要你把盖恩剩下的卵蛋吃了。”
母亲默不作声。
在保留地外，煽动盖托伊的特里克比比皆是。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地

球人作为他们传宗接代的代母体。
此刻，盖托伊卷起四只步足把我从她的怀里推向地板。“盖恩，去玩

吧，”她说，“坐到你姐妹那边去嬉闹吧。你卵蛋吃得最多。莲，过来暖暖我。”



我认为母亲的犹豫是毫无道理的。在我最早的记忆里，她就曾躺在盖
托伊的身旁，和她谈论那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还把我从地板上抱起，放在
盖托伊的一个体节上，一边还放声大笑。

那时候，她也享用自己份内的卵蛋。我奇怪她是什么时候，又为什么
中断这种嗜好的。

此时，母亲靠着盖托伊躺了下来。盖托伊用左侧的步足把她夹住。虽
然夹得不紧，却很牢靠。

我觉得那样躺着总是十分舒服的。可是除姐姐外，家里人对此都感到
厌恶。

盖托伊是有意识地夹住母亲的。她略略话动了一下尾巴，规劝地说：
“莲，你卵蛋吃得太少轮到你时就该吃些。你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它。”

盖托伊又摆动了一下尾巴，动作极其敏捷，若不留神注意，根本觉察
不到。她这是在蜇母亲裸露着的大腿，还蜇出了一滴血。

也许是冷不防的缘故，母亲惊呼了一声。蜇一下实际上并不痛。她随
即叹了口气。

我看得出，她已经肌肉松弛，身体酥软，在盖托伊的怀里赖洋洋地换
了个更为舒服的姿势躺着。“你为什么蜇我？”她用半睡半醒的声音问道。

“我再也不忍心看你坐在那儿受罪。”
“你该知道，他现在还是我的儿子，”母亲突然说。“别想从我这儿把他

买走。”她以往是决不允许自己说出这种话来的。
“哪能呢，”盖托伊随声附和，一味迁就着她。
“你以为我为了几只卵蛋，为了长命百岁，就会卖了他？卖了我自己的

儿子？”
“不会的，”盖托伊说，一边抚摸母亲的肩头，一边拨弄她那长而略显灰

白的发丝。
“苎荷，脱掉她的鞋子，”盖托伊说。“我过一会儿再蜇她一下，她就能

安然入睡了。”
姐姐唯唯诺诺地站起身来，喝醉了酒似地摇晃着身体。她脱了母亲的

鞋子，马上坐回到我的身旁，握住我的手。我们姐弟俩总爱待在一起。
母亲把头靠在盖托伊的胸部，试图从那个糟糕的角度仰视盖托伊那张

又宽又圆的脸。
她俩可以说是在一起长大的。盖托伊现在比母亲年长三倍。然而，即

使母亲年过故世，她却依然年轻。她和母亲相识时，正处在迅速发育的阶段，
处于特里克的青春期，而母亲当时还是幼儿。后来，有一段时间，她们两人
以同样的速度发育成长，彼此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

盖托伊甚至把她介绍给了那位后来成为我父亲的男子。父母尽管年龄
悬殊，却情投意合。

建立了美满的家庭。这时，盖托伊继承家庭传统，投身于政治之中。
她和母亲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在姐姐出生前的某个时候，母亲曾经许下诺
言，把自己的一个孩子送给盖托伊。

按规定，母亲不得不给特里克奉献一个子女。那么，与其送给陌生的
特里克，还不如送给盖托伊。

光阴流逝，盖托伊四方周游，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她重又回到我母
亲身边要她兑现诺言时，保留地已经属她管辖。她也许以为这是自己辛勤操



劳后受之无愧的报偿。我姐姐对她一见如故，希望自己被选为代母体，但是
母亲那时腹中有我，而盖托伊也喜欢选个初生婴儿，亲手将他扶养成人。据
说，我出生 3分钟就被盖托伊的许多步足第一次搂在怀里。几天后，我就第
一次尝到了卵蛋。

“莲，能站起身来吗？”盖托伊突然问。
“站起来？”母亲诧异地反问：“我觉得自己飘飘然快进梦乡了。”
“等会儿再睡。屋子外面听上去好像出了什么事。”她猛然松开了我的母

亲。
母亲觉察出她的语气，及时站起身来，否则准被她摔倒在地板上。盖

托伊的九尺之躯从睡椅上迅速爬起，飞也似地穿门而出。她有骨骼──好几
条肋骨，一条长长的脊柱，一只脑壳，每个体节上还有 4对足骨。然而，当
她行动时，却转身自如，扑跳凶猛。她看上去仿佛没有骨头，而是像水生动
物，嬉水似地在空中游荡。我就爱看她动若脱兔的模样。

我撇下姐姐，尾随盖托伊出了房门，但是我的脚步有点踉跄。
曾几何时，特里克只把地球人当作实惠的热血大动物，把我们男男女

女关在一起，只给我们吃卵蛋。那么一来，不论我们如何克制，他们迟早会
获得我们的下一代，还算幸运，这种情况持续不久。几代之后，我们不再是
实惠的大动物了。

“盖思，把门敞开。”盖托伊说。“叫家里人别出来。”
“怎么啦？”我问。
“是个代母体。”
我畏畏缩缩地靠在门上。“上这儿？就一个？”
“我捉摸他是想找电话亭。”盖托伊抱着那男子从我面前走过。他已经失

去了知觉，像一件对折的外衣挂在她的步足上。他看上去还年青，也许和我
哥哥同龄，但他不该那么瘦，简直瘦到了盖托伊说的危险程度。

“盖恩，去电话亭”她说。她把那男子安置在地板上，开始脱掉他的衣
服。

“叫阿贵去吧”，我对她说。“我留下，也许能帮点什么忙”。
她的步足又开始忙碌起来，拎起那男子，把他的衬衣撩起蒙住了他的

头。“你不要看，”她说。“怪吓人的。”我不能用他那位特里克的方式救他。
她看了看我哥哥。他老成、高大而强壮，留在这里肯定更帮得了忙。

可他现在背靠墙壁坐着，两眼呆呆地盯着地板上的男子，毫不掩饰内心的恐
惧和反感。盖托伊心里明白，阿贵是帮不上忙的。

“阿贵，快去！”她说。
他二话不说就站了起来，稍微摇晃了一下就站稳了脚跟。他心里害怕，

头脑却清醒。
“这位男子名叫布拉姆·洛马斯，”她一边念着那人的臂章，一边告诉阿

贵，我不无同情地用手指抚摸自己的臂章。“他需要名叫库特吉夫的特里克
的救护。听清楚了没有？”

“布拉姆·洛马斯；库特吉夫，”哥哥说。“我这就去打电话。”他绕过洛
马斯的身体，奔出了房门。

洛马斯苏醒过来，起初只是呻吟，痉挛地抓着盖托伊的一对步足。妹
妹终于从吃卵蛋后的幻梦里清醒过来，凑近来望望这位男子。母亲把她拖了
回来。



盖托伊一边用两只步足夹住洛马斯，一边脱去他的鞋子和短衬裤。除
了最后面的几只，她的步足都是灵巧的。

“盖恩，这一回不可讨价还价了。”她说。
我挺起了胸脯。“叫我干什么？”
“去宰头牲口，至少要有你一半大小。”
“宰？可我从来──”她尾巴一扫，就把我摔到了屋子的另一端。不管

她是否伸出蜇刺，那条尾巴就是厉害的武器。
我爬起身来，意识到不听警告的愚蠢，立刻走进了厨房。母亲养着些

地球上带来的家畜作美餐，也有成千头外星牲畜取皮毛。盖托伊想必喜欢外
星牲口，也许要一头阿奇蹄。

我去了屋角的斗室，斗室背后有根水管。那根旧水管现在可以转动，
前半截可以滑到后半截，里面可以藏杆枪。我们并非只有一支枪，但用这一
支最为方便。我不得不用它来射杀一头最大的阿奇蹄。事后，盖托伊也许会
没收这支枪，因为保留地内有枪支是违禁的。

我到畜槛前，朝找见的最大一头阿奇蹄开了枪。是头配种雄性，还挺
英俊。可它大小合适，而我又匆匆忙忙。

我把阿奇蹄又长又暖和的躯体搭在肩头，扛着它进了厨房。我把枪藏
回了原处。

我转身刚想把阿奇蹄给她送去，却又犹豫起来。好几秒钟，我就呆呆
地站在关着的门前，不知为什么突然惶恐不安。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以
前虽未亲眼目睹，但是盖托伊早就让我看过画和图解。她一定要我在懂事的
时候立刻掌握生殖知识，然而我真不想走进那间屋子。

我把阿奇蹄放在盖托伊身旁，还看见洛马斯又一次失去了知觉。屋子
里只有盖托伊、洛马斯和我。母亲和姐妹们也许已被支开，这样就不必硬着
头皮旁观，我真羡慕他们。

可是母亲在盖托伊夹住阿奇蹄时却又回到了屋里。盖托伊伸出步足的
爪子，从咽喉到肛门一划，就剖开了阿奇蹄。她看着我，那时黄色的眼睛一
眨不眨。“盖恩，按住这男子的肩头。”

我用惊恐的目光盯着洛马斯，实在是碰都不愿碰他一下，更别说按住
他了。但我却又不想参与。

洛马斯呻吟起来，还发出噎住的声音。我真希望他永远昏迷不醒。盖
托伊把脸凑近他的脸，这样他的目光就全部集中在她脸上了。

“我蜇你已经够多了，”她告诉他。“剖腹后，再蜇你入睡。你再也不会
痛了。”

“求求你，”这男子恳求道：“等一等⋯⋯”
“洛马斯，等不及了。剖腹后，我立刻蜇你。库特吉夫一到，就会给你

卵蛋吃，治愈你的伤口。一会儿就没事了。”
“库特吉夫！”这男子一边喊叫，一边在我手上挣扎。
“洛马斯，一会儿就没事了。”盖托伊对我使了个眼色，随即将一只爪子

按在他的腹部，中间略偏右，就在最后一根肋骨下面。他右侧体内有东西在
活动──那细微的似乎是随意的搏动驱动着他棕色的肌肤，凹凸起伏，反复
不定。我终于能看见它的节奏，知道下一次搏动的部位。

盖托伊后半部身体缠住洛马斯的双腿时，她仅用那只爪子按住他。
她剖开了他的腹腔。



划开第一条口子时，他全身一阵挛，差点从我手下挣脱。他那撕心裂
腑的尖叫，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人声。盖托伊似乎充耳不闻，继续加长加深那
条口子，时而停下来舔掉一些污血。他的血管收缩起来，对她唾液里的化学
成分作出反应，出血减缓了。

我感到自己仿佛助桀为虐，帮她折磨着他，损害着他。我感到恶心，
想要呕吐。

她发现了第一条蛴螬，肥肥的，深红色，里里外外沾满他的血。它已
经咬破卵膜，但显然还没有开始噬食它的代母体。在这个阶段，蛴螬除了母
体之外什么肉都会吃。如果任其自然，它就会继续分泌毒素，而正是这种毒
素引起洛马斯的恶心和警觉。它终究是要张口吃肉的。待它咬破洛马斯的肌
肤，他也就奄奄一息，或者一命呜呼了。

盖托伊小心翼翼地夹起蠕动着的蛴螬，观察它，而对那男子凄绝的呻
吟不知怎的却置之不理。

突然，那男子失去了知觉。
“好，”盖托伊俯视着他，“我希望地球人能够随意失去知觉。”她真是冷

酷无情。
而她夹在爪上的东西⋯⋯
在这个阶段，蛴螬是无肢无骨的，长约 15 厘米，粗约 2 厘米，没有视

觉，带血而粘滑，像条大蚯蚓。盖托伊将它放入阿奇蹄肚里，它就立刻钻洞
穿孔。它将呆在阿奇蹄体内，直到把肉吃光为止。

盖托伊探查着洛马斯的肌体；又发现了两条，其中一条细小而精神，“雄
的！”她兴高采烈地说。雄蛴螬比我命短，要经历种种变态。甚至在它的同
胞组妹长出步足之前，凡它能抓住的东西就要钻孔打洞。在盖托伊夹着它放
入阿奇蹄体内的时候，唯有它肆无忌惮地企图咬她。

洛马斯的肌肤里爬出了略为苍白的蠕虫。我赶紧闭上眼睛。这比看见
腐烂尸体上的蛆虫更加令人胆颤心惊，比任何画或图解更加令人不寒而栗。

“嘿，还有呢，”盖托伊说，又夹出两条又长又粗的蛴螬。“盖恩，看来
你还得去宰头牲口，你们地球人体内真是什么都能寄养。”

在我的一生中，人们总是这样对我说：这是一种分娩法，可靠而必要，
是特里克和地球人的共同努力。在此之前，我对此一直深信无疑。我知道，
分娩无论如何是痛苦的，流血的。然而这里发生的却是另一回事，更令人毛
骨悚然。

盖托伊发现了一条正在咬破卵膜的蛴螬。卵膜的残余仍然通过自己的
管状物、或钩状物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与一根血管相连。这就是蛴螬依附寄主
体内，并吸营养的方法。

它在咬破卵膜之前只是吮血，接着就咬食具有伸展弹性的卵膜，然后
唾食寄主的肉体。

盖托伊咬去卵膜，舔净污血。难道她喜欢血腥味？难道童年的旧习非
常顽固，或者根本就无法攻掉？

整个分娩过程是不近人情的。我以前从未想到她竟然如此不近人情。
“看来还有一条，”她说。“也许两条。挺不错的一家子。近来，我们能

在寄主体内发现一两条蛴螬活着，就喜出望外了。”她朝我瞅了一眼。“盖恩，
出去呕个干净。

乘这个人昏迷不醒的时候去吧。”



我晃晃悠悠，勉强跨出门槛，就在前门那边的一棵树下，我翻肠倒肚，
呕得实在呕不出来为止。后来，我站着直打哆嗦，泪如泉涌。我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痛哭流涕，但我克制不住。我朝前走去，离家远些就不会被人看见。
我闭上眼睛会就看见红色的蠕虫在更红的人肉上爬动。

一辆汽车朝屋子方向开来。除了运送农业设备之外，地球人是不准使
用机动车辆的，所以，我知道这一定是阿贵领来洛马斯家的特里克，也许还
带了一位地球人医生。我用衬衣擦了擦脸，竭力控制住自己。

“盖恩，”阿贵在汽车停住后喊道。“出了什么事？”他从又低又圆的特
里克便车车门里爬了出来。另一位地球人从另一边的车门爬了出来。他没有
和我说话，就径直进了屋子。

他是位医生，有他的照料，再吃上几只卵蛋，洛马斯也许能够康复。
“是库特吉夫吗？”我问。
开车的特里克冲出车门，在我面前抬起了半个身躯。她比盖托伊苍白，

个儿也矮小一小��─也许是从其他动物代母体肉出生的。从地球人代母体
内出生的特里克个儿更加高大，数量也略为多些。

“生了六个”我告诉她，“也许七个。都活着，至少有一只雄的。”
“洛马斯怎么样？”她急切地问。我很欣赏她的问话和她提问时那种关

切的声音。
洛马斯最后吐出的几个清楚可辨的正是她的名字。
“活着”，我说。
她二话不说就奔向屋子。
“她有病，”哥哥说，一边望着她匆匆离去。“我找她的。就听到有人劝

她，说她病没好”即使有这种事也不该出门。”
我沉默无言。我对特里克一向谦恭有礼。我此时此刻不想对任何人说

话。我希望阿贵会进屋──即使不为别的，纯粹出于好奇也该进去看看。
“终于发现了你不愿意知道的事情了吧，嗯？”
我望着他。
“别用她那种目光看我，”他说。“你不是她。你只是她的财产。”
她那种目光，难道我已经能模仿她的神情？
“你在干什么？呕吐了？”他嗅出了气味。“那你现在清楚自己的处境

了。”
我从他身边走开。小时候，我和他是亲近的。但他长成青年之后，却

变了。我一直不知道究竟出什么事。他对盖托伊开始远而避之，开始逃跑，
直到明白已无路可逃。在保留地里无路可逃，在外面更加不行。从此以后，
限于享受自己那份送上门来的卵蛋。

并对我格外关心，关心得甚至使我厌烦，而用意是不言而喻的。只要
我平安无事，特里克就不会找他的麻烦。

“究竟怎么啦？”他跟在我后面，非要我说个明白。
“我宰了阿奇蹄给蛴螬吃。”
“你不会因为他们吃阿奇蹄才跑出屋子呕吐的。”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给人开膛剖腹的场面。”这是真的，让他知道这

些就够了，其他的事情不能说，不能对他说。
“他说了什么？”阿贵问。“我指的是洛马斯。”
“还会指谁呢？”他喊“库特吉夫”。



阿贵浑身颤抖。“她若对我那么干，我决不会再求助于她。”
“你会的，她蜇你一下就能解除你的痛苦而不伤害寄生于你体内的蛴

螬。”
“你以为我会担心他们的死吗？”
不，他当然不会。可是我呢？
“卑鄙！”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气。“我亲眼见过他们作的孽。�你以为洛马

斯这一回够惨的？
这算不了什么。”
我没有和他争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见过他们吃人”他说。
我转身面对着他。“你说谎！”
“我见过他们吃人，”他顿了一下。“那时我还小。我上了哈特蒙德家，

后来又赶着回家，半路上，我看见一个地球人和一个特里克。地球人是位代
母体。那是山地，所以我能躲在一旁观看。那个特里克因为没有东西可喂蛴
螬而不肯给地球人剖腹取子。地球人已经迈不开步子，而附近又没有人家。
他疼痛难忍，要特里克杀了他，求她结束他的生命。她终于下了手。割断了
他的喉管。爪子就那么一划。我亲眼看见蛴螬咬破他的肌肤出来，又重新钻
了进去，继续大吃他的肉体。”

他的话使我眼前重又浮现出洛马斯布满爬动着蠕虫的肌体。“你为什么
从前不曾告诉我，”我喃喃地说。

他看上去有点吃惊，仿佛忘记我正在倾听。“不知道”。
“不久以后你就开始逃跑，是吗？”
“是的。蠢得很。在保留地里逃，在囚笼里逃。”
我摇了摇头，说出了我早就应该对他说的话。“阿贵，她不会在你身上

产卵的。你不必担心。”
“她会的⋯⋯如果你出了事。”
“不。她会用萱荷，萱荷⋯⋯也愿意。”如果萱荷那时躲在屋里观看，她

会拒绝的。
“他们不用女人，”他轻蔑地说。
“有时也用，”我看他一眼。“事实上，他们倒是喜欢女人。你该听听他

们私下里说的话。
他们说，女人体内脂肪多，能够保护蛴螬。但是他们通常利用男人，

留下女人繁育人的后代。”
“为他们提供第二代代母体，”他说，语气从轻蔑转愤慨。
“不至于如此吧！”我辩驳道。究竟是不是呢？
“如果是轮到我，我也希望不至于如此。”
“就是不至于如此，”我感到自己像个稚童，在傻乎乎地瞎争。
“盖托伊从那人肚里抠出蠕虫时，你也是这么想的？”
“那是不该发生的。”
“那总是要发生的。问题是你不该看。就这么回事。本该由他的特里克

亲自动手。
她蜇一下，他就会失去知觉，手术也就不至于那么痛苦。可她总得给

他剖腹产出蛴螬。
万一她遗留哪怕一条，那条蛴螬也会使他中毒，而且从里到外地吃尽



他的肌体。”
母亲曾经关照过我，对阿贵要尊重，因为他是我的兄长。我走开了，

心里恨他，他还是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他太平无事，而我却不然。我满可
以捧他。但是，他若不肯还手，若用轻蔑和怜惜的目光看我，我想我是无法
忍受的。

他不让我离去。他的腿比我长，一下就闪到我的前面，反使我觉得自
己仿佛跟在他的屁股后面。

“对不起，”他说。
我继续走着，心里又难受，又气愤。
“听着，你的遭遇也许不会那么惨。盖托伊喜欢你，会谨慎小心的。”
我转回屋子，简直是跑着离开了他。
“她是不是已经利用你了？”他问，毫不费力地赶了上来。“我的意思是，

你正是接受卵的年龄。
她是否──”我揍了他。我不知道自己竟会动手，但我想自己是要杀

了他。如果他不比我高大强壮，我想我会杀了他。
他尽力避开我的攻击，只揍了我几拳，但也够多了。我不记得自己是

怎么倒下的。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去。只要能够摆脱他，受点皮肉之苦

也是值得的。
我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向屋子。屋后间是暗的。厨房里没有人。母亲

和姐妹正在卧室里睡觉，或许是假装睡觉罢。
我在母亲的桌旁坐下，等他们静下来。这张桌子已经陈旧，非常光滑。

虽然有点笨重，但是手艺却不错，这是父亲死前不久为母亲做的。他的一生
中经受过三次。三批卵，三次剖腹，三次愈合。他是怎么经受住的？

我站起身来，从隐藏处取出了枪，然后手握着枪重又坐了下来。枪需
要擦洗上油。

我却只给它上了子弹。
“盖思？”
她走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弄出很多轻微的卡嗒声。每只步是一触地就

是一声“卡嗒”。
真是噪声不断。
她来到桌边，上半身伸过桌面，猛地蹿了上去。有时候，她的动作那

么平稳，犹如流水一般。
她在桌面中央把身子象座小山一样盘成一团，然后注视着我。
“真遭糕，”她轻轻地说，“你本不该看的。那种情况也是不该发生的。”
“我明白。”
“库特吉夫，现在做母亲了。她的病迟早会要她的命。”她活不到养育自

己孩子的那个时候，但是她的姐姐会养他们和洛马斯。她是不会产卵的。每
一个特里克家庭只有一个会产卵，会传宗换代。洛马斯对她家的功德，那位
姐姐是永远报答不尽的。

“他活得了吗？”
“当然。”
“不知他是不是还要当代母体？”
我近视着那对黄色的眼睛，却不知道从那儿看出了什么，领悟了什么，



也不知道有多少是纯粹出于自己的想象。“从来没有谁要求过我们，”我说。
“你从来没有要求过来。”

她略略转过头来。“你的脸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关系的。”人的眼睛在黑暗里也许是不会注意到我那哭

肿的脸庞。
从窗广射入室内的唯一光亮来自一颗月亮。
“你是用枪打死阿奇蹄的？”
“不错。”
“你还打算用枪打死我？”
我凝视着她，凝视她在月光下的轮廓，那盘成一团的优美体态。“你觉

得地球人的血味道怎样？”
她忽然不作声。
“你算什么？”我低声地问。“对你来说，我们又算什么呢？”
她躲在那儿一动不动，头搁在最上面的体节上。“没有人比你更加了解

我。”她轻轻地说。
“你必须作出抉择。”
“我的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哭肿的，”我对她说。
“什么缘故？”
“阿贵曾经劝我下决心采致行动，但我没听，”我略略提起了枪，使枪杆

和我的下巴成对角线。“这至少是我作出的决定。”
“总会这样的。”
“盖托伊，问问我的意见。”
“为我的孩子们的生命？”
她总是这样说。她知道如何对付人，地球人和特里克。但是这次不行。
“我不愿意当寄生动物，”我说。“即使是你的卵。”
她久久未作回答。“我们近来几乎不用寄生动物了。”她说。“你是知道

这一点的。”
“你们利用我们。”
“是的。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等待你们，教导你们，把我们的家庭和你

们的家庭怎样。”
她不安地活动了一下身体。“要知道，对我们来说，你们并非动物。”
我凝视着她，然不作声。
“远在你们祖先到达这里之前，我们曾经利用过的动物在接受卵移植之

后就开始大量杀死那些卵，”她轻声说。
“盖思，你是知道这些情况的，由于你们的到来，我们才重新认识了健

康和兴旺的意义。
你们的祖先，逃离故土，逃离残杀和奴役他们的同胞，由于我们的缘

故，他们才得以幸存。
当他们还在企图将我们当作蠕虫杀死的时候，我们却把他们当人看待，

给他们设置了保留地。”
我一听到“蠕虫”两字，就吓得跳了起来。我控制不住自己，她也不

得不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我明白了，”她心平气和地说。“盖恩，你果真死也不怀我的子女。”
我没有回答。



“我找萱荷好吗？”
“行！”萱荷乐意。让她干吧。她并没有看到洛马斯分娩的情景，她会感

到自傲不会惧怕。
盖托伊从桌上一骨碌溜到了地板上，简直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今晚就睡在萱荷屋里，”她说。“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晨，我会找个

时间通知她的。”
这个变化来得实在太突然。姐姐萱荷对我的养育之恩，几乎和母亲一

样深厚。我仍然和她相亲相爱。她不像阿贵。她会既要盖托伊又爱我的。
“盖托伊，等一等，”她回头张望，几乎从地板上抬起了半个身子，然后

转身面对着我。“盖恩，这是成人的事。
这是我的生活，我的家庭！”
“但萱荷是我的姐姐。”
“我这是按你的要求。我已经问过你！”
“但──”“让萱荷来做更方便。她也一直期望自己身怀六甲。”
但那是指地球人的小生命，地球人的后代。他们有朝一日会吮吸她的

乳汁。而不是她血管里的血。
我摇了摇头。“盖托伊，别去找她。”我不是阿贵，但我看来可以毫不

费力地变得像他那样，可以拿萱荷当我的替死鬼。知道那腥红的蠕虫在她的
肌体而不是在我的肌体里生长，岂不更加令人心安理得？

“别去找她，”我重申了一下。
她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也不动。
我避开她的视线，然后又转回头来望着她。“我来干。”
我从喉头处垂下了枪。她探身过来要取。
“不，”我对她说。
“这是法令，”她说。
“留给家里人吧。也许有一天他们中间有人会用它来拯救我的性命。”
她抓住了枪杆、但是我却不肯放手。我被她拉得站在她的上面。
“把枪留在这儿！”我重复了一声。如果我们不是你们的动物，�如果这

是成人的事。
你就该胃这个险。盖托伊，与一位合作者打交道是要胃点险的对她来

说，从枪上松手显然是难以忍爱的。她一阵战栗，还发出苦恼的嘶嘶声。我
想她是害怕了。她活了那么大岁数，枪害人的事也见得多了。现在，她的孩
子和这杆枪将都在这同一间屋里。她还不知道我们另外还藏有枪。在这场争
论中，那些枪无关紧要。

“我今晚就要排出第一颗卵，”她在我收拾枪时说。盖恩，听见了没有？
为什么家里其他的人只能分离一只卵蛋，而我却能独吞一只呢？为什

么母亲总是恋恋不舍地望着我，仿佛我要离她而去，去到她再也找不到的地
方？难道盖托伊以为我仍然蒙在鼓里？

“听到了。”
“走吧！”我由她推出厨房，在她前面走向我的卧室。她声音里那里种突

如其来的紧迫感听上去倒是真的。你今晚本来要找萱荷排卵的！我指责她说。
“我今晚必须找个排卵。”
尽管她急不可待，我还是收住了脚，挡住她的去路。“你不在乎找谁的

吗？”



她从我身边溜过，进了我的卧室。我发现她正躺在我们合用的睡椅上
等我。在萱荷的房间里，她是找不到像样的东西来派这种用处的，只能在地
板上对她排卵。让她去找萱荷的念头此刻在我心头引起另外一种烦恼。我突
然生起气来。

然而，我还是脱去衣服，躺在她的身旁，我知道该做什么，该期待什
么。这种事我听了一辈子。我感觉到了那熟悉的一蜇，麻醉性的，略带快感。
然后是排卵器育日的探索。穿刺不费力，无痛感。非常从容地过入我的肌体。

“你不在乎吗？”我问“对我排卵你不在乎吗？”
她一阵缄默之后终于说，“盖恩，今晚作出抉择的是你。我自己早已作

了选择。”
“你真会去找蒙荷吗？”
“会的，我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仇恨他们的人去照料呢？”
“这不是仇恨。”
“我知道是什么。”
“我是因为害怕。”
一阵静默。
“我现在仍然害怕，”我此时此地是能对她承认这一点的。
“那么你来到我的身旁是当使萱荷免受痛苦。”
“是的。”我把额头靠着她的身体凉快光滑，柔软得令人难以置信，“也

是为了守在你的身边，“我说。这是真心话，我虽然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但这是真心话。

她满意地轻轻哼了一声。“我简直不能相信息竟然对你产生这样的误
解，”她说。

“我早就选中了你，而且深信你长大之后也会选中我。”
“我早就但是──”“洛马斯。”
“是的”“地球人看到分娩的情景，没有一个感到好受。阿贵也曾见过一

次，是吗？”
“是的。”
“应该保护地球人，不让他们去旁观。”
我不喜欢这种口气，也坏这是否可能，“问题不在保护，”我说。“而在

展示，让我们在儿童时期就观看，不只一次地观看，盖托伊，地球人从未看
过一次平平安安的分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代母体──痛苦，恐怖，甚至
死亡。

她低头望着我“这只能私下说说，私下说说。”
她的语气使我不再坚持──我知道，如果坚持下去，而她万一改变主

意，我也许会成为惩一百的第一个先例。然而，我已经氢这种想法印入她的
脑海。她可能会对此作进一步的考虑，甚至进行试验。

“我是不会对你开枪的”我说。“不会的。”她是从我父亲的肌体里取出
的。父亲当时正是我观在这个年龄。

“你会的。”她坚持说。
“但不是你。”她站在我们和竿里克之间，起着保护和促进家庭联合的作

用。
“你原先会毁了自己吗？”
我谨慎而拘束地翻着身。“会的。我差点儿自杀。那就是阿贵追求的“解



脱”。我怀疑他本人是否知道。”
“你说什么？”我没有回答。“你现在要活下去。”
“是的。”爱护她，母亲总是这样说。是要爱护她。
“我健康、年青”她说。“我不会丢下你不管，让你像洛马斯那样孤零零

的。特里克寄主，我会关心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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